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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秋天，日军加紧了对华北

地区的进攻、蚕食，集结重兵再次向

山西沁源扑来。沁源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誓死抵抗，展开了一场惊天

动地的大转移。

“娘，我们去哪里？”
“深山！”
“深山在哪里？”
本就是山里的人们，要去往更深

的山里。
“一九四二年，

正值秋收天，

日本鬼子横行霸道进攻咱沁源，

又杀人又放火，真呀么真野蛮，

从此后沁源人民遭下了大难。

半夜就起身，

鸡叫就爬山，

沁源人都住进深山里面，

铺黄蒿盖百草冷水拌炒面，

多少人白天黑夜眼望着延安……”

这是当年沁源百姓人人会唱的一
首 《望延安》。只是这些普通百姓理
解不了，日本人为什么看中并要占
据 这 片 偏 僻 的 深 山 老 林 ； 更 想 不
通，为什么要让他们抛弃家园住进
深山。

太岳抗日根据地，是 1937 年 9 月
毛泽东根据华北抗战局势，在变更八
路 军 战 略 部 署 中 亲 自 选 定 的 “ 眼
位”。之所以选定这里，一是可以依
托太岳山脉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
战，作为坚持山西乃至华北抗战的一
个支点；二是可以展开与太行山、吕
梁山部队的相互策应，保持八路军在
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三是能随时出击
同蒲铁路线，钳制敌军进攻太原和继
续南下。

然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建
立和扩大，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慌。
特别是随着广州、武汉于 1938年 10月
相继失陷，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后，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
战略性进攻，逐渐将主要兵力转回后
方，将进攻的重心置于华北。仅 1939
年夏天的 “九路围攻”，日军就打通
了白 （圭） 晋 （城） 公路和邯 （郸）
长 （治） 公路，占领了沿线城镇，将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撕裂，分割为太
北、太南、太行、太岳四个相对独立
的地区；将晋东南根据地割裂为太岳
区与太行区两块。

在敌人疯狂打击下，八路军华北
根据地在 3 年间减少了近 2 万平方公
里，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与此同时，
伴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阎锡山的
晋绥军向驻晋西南地区的山西新军决
死队第 2纵队和八路军第 115师晋西独
立支队发起进攻，杀害抗日干部和八
路军伤病员，制造“十二月事变”。
1940 年初“十二月事变”被粉碎后，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与国民
党和平协商划分了双方驻防区——在
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南边为国民
党军驻防区，北边为八路军和新军驻
防区。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太岳山中
的沁源成为太岳根据地的腹心，被日
军视为眼中钉。他们企图以这里为中
心，通过“腹内开花”式的清剿，将
太岳根据地“分割蚕食”，达到各个
击破、最终摧毁华北敌后根据地之目
的。

从 1938 年春到 1940 年秋，日军三
次大规模进攻扫荡后，沁源被迫分割
为沁源、绵上两个县。1942 年 10月中
旬，日军开始秘密向沁源周边集结部
队，陆续在同蒲、白晋铁路和临屯公
路线上设立驻扎点，主力是其第 36师
团 222联队斋藤及鹿野两个大队及第 69
师团 60旅团伊藤大队。他们规划出宏
大的蓝图与野心，再次踏上这片坚甲
利兵攻不下的堡垒。

他们摩拳擦掌。
他们磨刀霍霍。
他们发誓要血洗这片土地，征服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第 69 师团，是侵华日军的一支老

牌部队，代号为“胜”。伊藤大队下属
四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
机枪中队，一个卫生队，一个工作队
和一个苦力队。另有伪军一部，共约
7000余人。

敌人行动的那一天是 10 月 20 日。

这一天，县委会正在召开。夜里十
点，时任县委书记刘开基接到各据点
敌人已经向这里进发的紧急情报后，
果断下令：“将县委机关与城关群众从
城里转移出去！”

全民大转移。这个想法不是随意
跳出来的。将百姓与敌人隔离开，是
剥夺敌人主动权的完美开篇。

可是，即将入冬了，舍弃热炕
头，住进山里？尽管动荡，尽管贫
穷，毕竟是家啊！穷家难舍。把家园
让给敌人，进入一无所有的深山？消
息一出，一些老者当下便老泪纵横。
不舍得，想不通，不情愿啊。何况，
那坛坛罐罐，那猪圈石碾，那牲畜牛
羊，如何安置？

动员工作，如和风细雨。党员出
来了，干部出来了，民兵出来了，积
极分子出来了。一家家走访，一户户
动员。讲事实，摆道理。担心到外村
无法安置的，把对方村干部请来动
员；家里人力不足搬不走东西的，民
兵顶上；无理由坚决不走的，动员理
解的亲戚前来说服。

犹豫、矛盾、牢骚，一点点被化
解。

10月 20日，转移命令下达，没有
人再犹豫。

敲锣，打钟，声声传递出不容迟
疑的信号。

被窝里爬起来，挑灯坐起来，埋
藏物品，烧光柴草，拔去磨芯，填掉
水井，杀鸡宰羊。锅、碗、瓢、盆，
米、面、菜、盐，铺盖衣物甚至桌椅
板凳，挑在男人肩头，挂在女人臂
弯。孩子们懵懵懂懂，跌跌撞撞，跟
着队伍向山中行进。

带走所有，毁掉一切，彻底转
移，空室清野，只为隔断所有的留
恋，更为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利用的
物资。

10 月下旬的天气，冷风瑟瑟。月
光幽幽，洒在沁河两岸。星星点点，
照在沟沟坎坎。人群有些杂乱，却沉
闷无言。

深山，有些惶恐。它不知，这样
的秋夜，人们为何纷至沓来；也不
知，土梁沟壑如何变成人的家园。

山是熟悉的山，却要成为陌生的
家。

日军兵分多路，趁着夜色，向沁
源这片朴素的大地恶狠狠围拢而来。

次日拂晓，日军合拢，全面进入
沁源境内，之后又迅速发散，一路变
两路，两路分四路……渗透进沁源的
每一寸土地。

他们得意洋洋，兵力铺开成一张
大网；他们掩饰不住兴奋，以为太岳
军区司令部、县委县政府，已经被死
死困在网中央。

飞 机 来 了 ， 大 肆 盘 旋 在 头 顶 ，
“嗵——嗵——嗵——”一颗颗炸弹争
先恐后，扑向城内。他们满以为，随
之而来的是惊慌，是惨叫，是流血，
是死亡。然而一切出乎意料，城中只
有炸弹寂寞的回响。这座他们挖空心
思侵占的城内，不仅没有预想中的首
脑机关，连老百姓都没有一人。他们
精心占领的，竟是一座空城，甚至没
有一只鸡、一头猪、一袋粮。

留给他们的，只有墙上几行醒目
的大字：
“一年战胜希特勒，二年打败日本

鬼！”
那一行字，是刀，是剑！
那行字里，有沁源人的委屈，更

有重回家园的信心与傲骨。
平素繁华的街上，只剩下稀稀疏

疏的灯光。偶尔响起几声野狗叫，反
倒更加让人恐惧。

转移出城的战士、民兵与游击
队，反身封锁了城内的日军。只要有
人一出据点，就给打回去。

找不到做事的百姓，自己反倒成
了困兽，日军懊恼不已，于是常常在
星夜出发，挥着血淋淋的刀枪，分路
向深山与林区进发。

沿途百姓一群群被抓，一批批被
杀。

跟着转移到山中的县反“扫荡”
指挥部很快决定，除了那晚转移出去
的城关百姓，还必须将敌占点线安沁
和二沁大道两旁离据点十里、离大道
五里以内的群众，全部转移。

两条大道以城关为中心，北上交
口、圣佛岭直通沁县，南下阎寨、中
峪可达安泽、洪洞。两条大道连接起
来，仅沁源境内就有 120余里。这是处
在美丽富饶沁河滩上的一条线，周边
村庄自北向南有 23个，星罗棋布，人
口稠密。古代客商经过时，曾编成趣

味的路单：
圣佛岭上吸袋烟，

看见孤窑、化峪、安乐关。

铺上、石壑、交口镇，

官军、石渠、罗家湾。

沁源城里好东关，

老师衙门在半山。

牧花园、四维、韩洪沟，

有义、阎寨拐阳泉。

北石、南石五里路，

顺河下去到南川……

23个村庄，加上离沁源城最近的城
关，共有 3200 多户人家、1.6 万多人。
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有 4.2万多亩，
70%都属于旱涝保收的“米面囤子”。

沁源县反“扫荡”指挥部知道，
这一步棋，不得不走。与其被围困，
不如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相信群
众，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把敌
人围起来，困起来，再逼走。

11 月下旬，又一场秘密大转移开
始了。

局势混乱，秩序安稳，纪律严明。
一条条山路，一道道山梁，人群

趁着星夜，向深山挺进。
短短五六天时间，1.6 万余人的秘

密大转移全部完成，创造了沁河两岸
宽十里、长百里内无人烟的奇迹。

平素只有野兽出没的深山，却布
满星星点点的灯火。

随军记者江横曾在文章中这样写
道：“在城关、阎寨、中峪、交口 4个
据点里，共有 4600 多人口，无论贫
富，也无论士绅、名流或挑担小贩，
没有一人停留在村镇里不走的，更没
有一人去‘归顺皇军’的”；“由城关
西南到中峪、亢驿，东南到霍登、桑
凹，西北到李园、李成，北到崔庄、
郭道，东北到交口、圣佛岭，五条大
道，50 多个大村镇 （占全县 4/5），方
圆三百里长的空间里，没个人影。一
个个村镇，连饮水井都用粪土填塞
了，磨碾也破坏了，埋藏粮食衣物的
土洞则被群众星夜挖空。”

沁源换了主人，却完全失去了生
存的物质基础。彼时日军才知，沁
源人并非被吓跑了，而是换了地方
退守。

室中空空，仓中空空，瓮中空
空。井中打上的水，散发出阵阵恶
臭。无奈，只好到几里外的沁河去
挑。然而那流淌着清潾潾沁河水的河
边，早已有神枪手在等待伏击。敌人
这才知道，挑水也是战斗。

夜晚入睡，更觉凄凉。架床无木
板，炕上无席片。无奈的敌人只好找
来杂草铺在身下。没有柴禾，只好将
门板拆下。

人无粮，牲口无草料，只好杀马
充饥。

一座萧瑟的城，只剩寒流。
驻沁源日军大队长伊藤中佐不得

不向临汾师团司令部求援：“来到这里
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粮，天天有病
倒的……”

隔三岔五的夜里，战士、游击队
员、民兵还要轮番联手，凭借熟悉的
地形摸进县城，向日军驻地展开袭扰。
“轰隆隆——”
“砰砰砰——”这样的声音，不时

会在寂静的城内响起，常常让敌人心
惊胆战，惊慌失措，摸不着头脑，只
能用手榴弹、机枪慌乱地一阵投射。

无奈，敌人只能增加岗哨，仅城
关就设了 17个哨位。后来又改为流动
哨。然而任凭怎样改，依然逃不过暗
夜里民兵与游击队的一双双眼。

堵路，封城，围铁丝网。敌人的
最后一招，就是给自己牢牢筑起“城
墙”，将自己裹在中央。

两年半之后百姓返城时，见到这
样的打油诗：日住红波夜，身在圪针
窠，望虎深山虎不在，大城大乡无人
烟……

秘密大转移
■蒋 殊

看着电视新闻中，采访健在的志愿
军老战士的画面，我心头一热，想起了
少年时和我家住邻居的三位志愿军叔
叔，要是他们都活到今天该多好。

少年时，我不但在课堂里、书本上
了解到杨根思、孙占元、黄继光、邱少
云、罗盛教等烈士的英雄事迹，而且身
边就有活生生的志愿军英雄。我家邻
居三位叔叔，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
老兵。他们看着我长大，对我的成长亦
有直接的影响。

住在我家斜对面的谭玉坤叔叔是
汽车兵，住同一栋平房的郑阶兰叔叔是
防空兵。我父亲同班工友冷迅雷叔叔
是机枪手，我们两家相距不到30米。

20 世纪 70 年代，无论是看国产电
影故事片《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
略者》《奇袭》，还是看朝鲜故事片《南江
村的妇女》《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
的村庄》，我和小伙伴们像过年一样开
心，都会去围着谭叔、郑叔、冷叔，询问
打仗的事情。在我们心中，他们就是英
雄，是最可爱的人。谭叔、郑叔会唱朝
鲜歌曲，还会说一些朝鲜语。冷叔这些
都会，他还会跳朝鲜舞。

谭叔，身高大概一米七八，清瘦，
湖南宁乡人，性格外向，待人热情真
诚。我看到过他穿志愿军军装的照
片，一个字：帅！谭叔从小家境贫寒，
10岁就开始给本村地主放牛。15岁那
年，地主见他长大了力气也不小，让他
去当船工。长沙和平解放后，16 岁的
谭叔参军到县大队当兵，1952年 1月入
朝参战。谭叔在志愿军炮兵某部先当
战士，后当炮手，在战火中经受考验。
有一次在战斗中左胳膊中弹，手术后
他向医生要来取出的子弹做纪念。后
来，这枚子弹与他的各类奖章、证书一
起被珍藏在一个自制小铁皮盒子里，
陪伴他度过余生。

后来，组织上安排谭叔学习开车，
成为一名汽车司机。朝鲜地形复杂，山
势险峻，公路行车困难重重。谭叔在这
样的恶劣环境下不断成长进步，经常在
敌人的飞机和大炮轰炸下，通过封锁
线，将弹药及补给物资运到前线。

谭叔 1958年 3月回国，当了矿山的
一名汽车驾驶员。我后来从部队退伍
回来，与谭叔在一个班，得到他许多帮

助。他对年轻人总是特别热情，鼓励我
们要敢于挑战，不怕失败。

郑叔、冷叔他俩都是小个子，一米
六左右。郑叔胖胖的，冷叔瘦瘦的。他
俩都是本地人，我们江西修水县当年参
加志愿军的老战士有一千多人，三四百
人光荣负伤，还有很多人没有回来。

郑叔是 1951 年去的朝鲜，历任战
士、副班长、班长。郑叔给我讲过一位
修水籍的同乡战友，在一次阻击战中，
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肉搏，最后壮烈牺
牲，被追记二等功。

冷叔告诉我，他同连队的一位战友
英勇杀敌，成为了战斗英雄，回国参加
英雄模范大会，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那会儿，冷叔脸上的笑容是多么的灿
烂！他还拿出他与英雄的合影给我
看。冷叔所在的志愿军第 40军是首批
入朝参战的部队之一，在朝鲜战场取得
了辉煌战绩，冷叔自己也在战场上荣立
了三等功。

中学时，我参加军训，射击项目
成绩不好。我沮丧着去向郑叔求助。
他说射击的关键是双手握枪要相互用
力，肩窝部顶住枪托，标尺、准星、靶心
要三点成一线，扣动扳机前要屏住呼
吸，屏气的时机要控制好。他拿着一块
木板画上靶心靶圈，还拿了一根木棍给
我做示范。我学着他的样子趴在地上，
煞有介事地学着郑叔的样子，认真瞄
准。那一刻，眼前仿佛出现了郑叔和他
的战友在朝鲜前线英勇杀敌的情景，崇
敬之情油然而生。

不久前，我看到了一份郑叔当年
战场鉴定的原始资料，上面记载：作
战勇敢，不怕敌机、大炮……看到这
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可以想象，郑
叔的战斗岗位有多危险，随时都有可
能遭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也时刻面
临敌人炮火的轰击。可是郑叔根本
不在乎，他不怕，他随时准备牺牲自
己的生命，以捍卫祖国的安宁。

郑叔在部队服役 6年，回到地方后
一直在矿山工作，当风钻工。那可是个
体力活儿，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进
入 20世纪 80年代，他担任了全矿的生
产安全员，大胆管理，不放过任何安全
隐患，赢得了工友们的尊敬。

冷叔离开部队后，当起了锻工，抡
大锤打铁，一直干到退休。工作的锻
工房，被冷叔收拾得整整齐齐，机器设
备擦拭得油光发亮，几十年如一日。
20世纪 80年代末的一天，我去县城开
会，遇到一位叫龚湘兰的女领导。得
知我来自一家军工企业时，她问我认
识不认识一位叫冷迅雷的人。提到冷
叔的名字，我眼睛一亮，赶紧回答：认
识、认识。她对我说：“1949年春夏时，
我和老冷都在渣津区委工作，公审恶
霸大地主时，我们都是审判委员会成
员，是老同事。他是一位乐于助人、思
想进步的好同志。不久后，他就参军
到县大队当兵了，听说后来去了朝鲜
作战……”

现如今，谭叔、郑叔、冷叔的音容笑
貌依然会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些
战斗的往事不会消散，英雄的记忆不可
磨灭，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时刻激励
着我向上、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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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山写意

巍峨一剪，一座关隘

在剪口诞生，亿万年来

握剪者 莽莽大昆仑

近代，一阕《忆秦娥》

复活1935年

起伏峰峦蹄声不绝

而今，仍“从头越”

剪山海苍茫，霜晨月犹记

剪刃利处，“喇叭声咽”

“残阳如血”

连接天安门，通天大道

是闪电化作肋骨

撑高了 共和国

娄山关

脊梁是逶迤的大娄山脉

头是昆仑

两臂是赤水河与大乌江

脚板是山海

我是说躺卧的时候

站起来呢

上身在云中，下身在山里

心上有一座红楼

血缘连通长征路

日月观察

身心是雄关的化身

娄山带有刀痕和枪伤

刀痕是“不怕远征难”

枪伤结疤

还闻“雁叫霜晨月”

娄山人也名娄山关

奔关口外远方，人与山

肩上都有“从头越”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相遇在花里

草儿就青青了

我让我的祖国

青草儿绿遍天涯

树就成才了，鹰展祥云

我的祖国

古老的岁月返老还童

人心展花瓣，民生草木青青

喜悦开口，笑容是我们的首都

春光就站上天安门

遵义诗篇（组诗）
■李发模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旭日的移动靶标

从东方地平线上刚一探出头儿

我呼啸起飞的战鹰

便以箭矢的身姿，飞奔而去

阳光冲破晨曦的拦阻

火辣辣地刺向我黝黑的脸庞

机翼像刚淬火的刀锋，一次次劈向

迎面扑来的伪装的石头

我用力甩掉脸上汗珠的偷袭

一滴汗，也足可让被蜇疼的眼睛

在迟疑中迷失方向

甚至遗失稍纵即逝的战机

天空更像是一个熔炉

所有好钢，都须在太阳的钻面上

反复锤打，才有可能

荣幸地成为一柄上好的宝剑

而更多的时候

我会背负着一身汗水返航

天蓝色的飞行服上

洇出了一张轮廓蜿蜒的地图

读懂它的人，都说很像

雄鸡一样的祖国版图

淬火蓝天
■宁 明


